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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慎小集编刊、评点与“读杨网络”的形成∗

张　 　 芾

　 　 内容摘要:杨慎在嘉靖三年(1524)谪戍云南后,文学活动主要在西

南地区进行,其生前自觉通过编刊、评点小集并向江南等文学中心传播的

方式,构建跨地域的诗学名望。 他反对大全集之书籍形式,偏爱小集,并
且倚重吴地的编刊技术,希望刻集于吴。 就杨慎本人小集的刊刻而言,
《南中》诸集间或采用时兴的“苏式本”版刻风格;同时,作为最高产的评

点本作者之一,他所评选的时人诗文几乎全为吴人小集。 杨慎声名通过

这两种有地域导向的渠道播扬到江南,推动以南京部、寺各级官员为中心

的杨慎集读者网络在嘉靖末、隆庆初形成。
关键词:杨慎　 《南中》诸集　 实物版本　 阅读史　 跨地方性

小集为别集之一体,最早可以上溯到梁王筠“自撰其文章,以一官为

一集”①。 一官一集或一地一集,本质上都是以作者人生某一时段为限来

结集。 南宋以降,小集的另一个近源是陈起刊刻的“书棚本”唐人小集与

江湖诗人小集。 这种小集是刻书业的产物,通过精选,提高传播效率。 近

世小集受这两种渊源的影响,具有即时性的文献特点,其文本内容与书籍

形式是追溯文学思想和诗文传播“原生态”的重要资源。 现有研究已经

认识到小集的即时传播特性,并且对小集提供异文、佚篇等方面的文献价

值有所发掘,对于小集的实物版本虽然也有基本考述②,但有关书籍形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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∗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“东亚汉籍版本学史”(22&ZD331)阶段性成果。
李延寿:《南史》卷二二,中华书局,1975 年,第 611 页。
李瑄:《文人小集在明清文学思想研究中的价值———以袁宏道〈敝箧集〉为例》,《四

川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》2014 年第 4 期,第 70—77 页。 罗鹭:《书棚本唐人

小集综考》,《国学研究》第三十三卷,北京大学出版社,2014 年,第 311— (转下页)



具体意义的讨论还不够充分。
杨慎是明嘉靖间最多产的小集作者与选家。 他于嘉靖三年(1524)

谪戍云南,直到三十八年(1559)去世,后半生足不出西南。 其声名的崛

起,势必要依赖多媒介、跨地方的作品传播。 彼时的江南既是文化中心,
又是书业的前沿所在,加之吴中士大夫与杨慎所持文章博学的“文学”观

念适相契合①,江南遂成为他追随时尚、万里投名的首选。
杨慎诗名在江南的确立主要得益于三种媒介:一是本人的小集,二是

他所评选的吴人小集,三是杨慎晚年肖像。 本文对前人考鉴尚有疏失的

杨慎《南中》诸集重加审视,在此基础上分析其部分小集的“趋吴”特质;
继而揭出杨慎评选时人小集的原作者绝大多数是吴人的特殊现象;最后

以人日草堂雅集为切口,论述南京郎官朱曰藩等人围绕杨慎肖像所举行

的诗学授受仪式,以及杨慎去世后十年间(1559—1569)集结于南京部、
寺的“读杨网络”。

一、杨慎的小集编刊态度

杨慎小集并不一定都是自己选定的,他参与的程度有深有浅,因此在

讨论具体情况之前,有必要明确他对小集的总体看法,以及对刊刻人、地
的态度。 万历十年(1582),八十一卷本《太史升庵文集》刊行,其中后四

十一卷诗文“采释百家、杂注博物语”②,强化了杨慎文章博学的整体形

象。 晚明王世贞、胡应麟等人接续而起,都有卷数超过《太史升庵文集》
的全集。 然而,与一般印象不同的是,杨慎本人明确反对全集这种书籍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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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接上页)336 页。 [日]内山精也撰,张淘译:《南宋后期的诗人、编者及书肆———江湖

小集编刊的意义》,《新宋学》 第五辑,复旦大学出版社,2016 年,第 166—185 页。
程海伦:《宋代小集传播的文学效应———以南宋中后期诗坛为中心》,《中南民族大

学学报(人文社会科学版)》2020 年第 6 期,第 94—100 页。 叶晔:《〈盛明百家诗〉
与明别集的早期佚本及形态》,《传统文化研究》 2023 年第 1 期,第 28—47 页。 邢

云龙:《宦游与小集:日藏明刊孤本袁中道〈新安集〉考论》,《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

研究中心集刊》第二十八辑,北京大学出版社,2024 年,第 326—342 页。
关于明中叶吴中文章博学的思潮,详参简锦松:《明代文学批评研究》,台湾学生书

局,1989 年,第 142 页;陈广宏:《重审晚明:从文人士夫的知识世界谈起》,《苏州大

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》2024 年第 5 期,第 134—148 页。
杨慎著,杨有仁编辑:《太史升庵文集》卷首《重刻杨太史升庵文集例》,天一阁博物

院藏明万历二十四年(1596)庄诚刻本(索书号:善 3811-1),叶一。



式,推崇小集。
笔者新发现一篇杨慎集外文《与张禺山论诗书》,对这个问题有比较

明晰的陈述:
两得近日高制,篇什极富……此二首可传……即前所刻篇什,已

埒盛唐诸集之数,此等则留之家藏可也。 大抵古人之文贵选、贵
精……惟宋人以多为务,集有至百卷者五六十家,然今日传者几邪?
王浚川亦近代佳手,近睹其集将百卷……亦务多之病也。 若薛西原

自选其诗二百余首,则绝无是弊,走以为今之绝识焉。①

杨慎得到挚友张含“近日高制,篇什极富”,但认为其中仅二首可传,所以

劝他满足于此前已刻的小集。 杨慎褒扬薛蕙,指责王廷相,前者的《薛西

原集》二卷(嘉靖十四年〔1535〕李宗枢刻本)显然是小集,后者《王氏家藏

集》若干种(嘉靖刻本)已是丛书形态。 由此可以了解杨慎以盛唐别集的

篇数为准则,对宋人全集颇有微词,所考量的主要因素是历时的传播效

力。 其实,就共时维度而言,小集也是优于全集的。
杨慎不仅注重小集这种别集特殊形式,对小集刊刻的地域与主事者

也有所品择。 因为僻处西南,他特别留意在江南刻集。 嘉靖三十二年,杨
氏的妹夫刘大昌说:“公之诸诗,滇云、贵竹及吴下、浙中多有拓本、传刻,
虽详略不同,先后互见,而咸可讽味,并叶风雅。”②这里的“拓本、传刻”
应该包含石刻、板刻两类印本。 加上刘大昌等人正在四川进行的编刊活

动,云、贵、川作为杨诗传播中心是在意料之中的,此外便首推“吴下”“浙
中”。 刘大昌此语颇有矜夸杨诗远播文化中心之意,但其中多少也透露

出杨慎本人的意图。
更直接的记载是,昆山人周复俊在杨慎过世时回忆道:“俊往时总宪

蜀台,邂逅公金沙寺,谓予不鄙斯集,幸刻诸吴中。”③他多次到云南、四川

履职,与杨是故交,“自嘉靖乙未至甲寅,俊三入南滇、载仕西蜀,凡二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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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慎:《杨子卮言闰集》下卷,台北汉学研究中心藏明莆中方沆校刊本(索书号:308
 

07394),叶四十二至四十三。
杨慎撰,冯都成、韩述甫辑:《南中集钞》卷首《升庵南中集续钞题辞》,台北故宫博

物院藏明嘉靖三十二年(1553)刻本(索书号:平图 014522),叶一。 按,文中索书号

有“平图”字样者皆为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,几经辗转后暂贮于台北故宫博

物院。
周复俊:《泾林诗文集·泾林文集》卷五《杨升庵集叙》,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二十

年(1592)周玄暐刻本(索书号:09293),叶十九。



余年,恒与公握手接膝,散帙论文”,酬赠往来“无虑数十百札”①,所以他

的说法是比较可靠的。 彼时杨慎与周复俊会晤于成都,他却托这位父母

官把自己的诗集带回吴中刊行,足见其心中的规划。
杨慎刻集于吴的夙愿,要从他对江南刻书业的态度说起。 《古文参

同契序》记:“未几有人自吴中来,则有刻本。”②这是苏州云岩道人在正

德末编次,至嘉靖十二年王围山人刊行的本子③。 《跋新刻水经》曰:“吴

中新刻郦道元《水经》,规制装演〔潢〕甚精,但误字苦多耳。 误而相似,鲁
鱼帝虎犹可改也,所恨为浅陋妄庸者,以意匠擅加笔削。”④所指应是嘉靖

十三年黄省曾刻本。 此外,杨慎写给朱曰藩的信中称“新刻《庾开府集》
甚佳”⑤,而朱氏刻本《庾开府诗集》 书尾有牌记“吴下马相、陆宗华写

刻”⑥。 虽然杨慎经常对吴中刻本的校勘质量表示不满,但相较而言,他
所关注的最新印本书籍几乎都是吴地所出,对同期其他刻书中心如南京、
杭州、福建等地则未加垂注。

杨慎在世时,周复俊确实受邀参与过杨慎小集的编刊。 嘉靖三十二

年,周复俊再次来到云南,在《刻南中集钞叙》中称杨慎来信云:“以《南中

集钞》梓绣未精,丁宁雕易。”⑦现存刊刻于该年的《南中集钞》,除了有周

氏此叙,还有一篇刘大昌的《升庵南中集续钞题辞》称:“江阳东沙冯子、
炅庵韩子校录其遗逸为《续钞》,走因以《马嵬》 《秦陵》二首坌入卷隙,付
之梓工……集凡四卷,诗近百首,填词二首附见焉。”⑧此本卷端即有“门

人江阳冯都成、韩述甫校录”的题名。 所以,王文才折衷周、刘二氏的序

文,解释这个刻本为:“云南按察周复俊筹资倡成,而为慎门人冯都成、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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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复俊:《泾林诗文集·泾林文集》卷五《七十行戍稿序》,叶十五至十六。
杨慎:《太史升庵文集》 卷二,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十年(1582) 蔡汝贤刻本(索书

号:02903),叶四。
潘雨廷:《道教史发微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6 年,第 55 页。
杨慎:《太史升庵文集》卷十,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十年蔡汝贤刻本,叶三。
杨慎:《升庵诗文补遗》卷一《与朱射陂书二则》,王文才、万光治等编注:《杨升庵丛

书》第 4 册,天地出版社,2002 年,第 79 页。
庾信:《庾开府诗集》卷六,国家图书馆藏明朱曰藩刻本(索书号:11146),叶十一。
周复俊:《泾林诗文集·泾林文集》卷五,叶四。
杨慎撰,冯都成、韩述甫辑:《南中集钞》卷首,叶一。



弟韩述甫校录,自是刻于泸州。”①恐怕是不准确的。
实际上,刘、冯、韩三人与周复俊应该分属两班人马。 今《南中集钞》

凡五卷,附录一卷:卷一至四俱收诗,惟卷四末附词《百字令》《酹江月》二

调;卷五分上、下,又俱收诗;附录为《读景川曹侯开河碑》诗并跋。 刘大

昌称“集凡四卷,诗近百首,填词二首附见焉”,与今本前四卷的面貌正好

对应。 而第五卷应是周复俊续编的。 周复俊《刻南中集钞叙》有两个版

本,一是本书所载,一是周氏文集所载,后者末尾多出“刻成,视前上卷,
通为二卷云”一句;另一篇《升庵玉堂集序》也说:“《南中集钞》二卷既锲

诸木。”②因此“视前上卷”的意思,应该是周氏原计划将刘大昌原编前四

卷并作上卷,自己新编的作为下卷,总为二卷。 但今本分卷还是保留了刘

大昌原来分定的四卷,至于周复俊新编的部分若通作一卷,则叶数畸多,
所以分成了卷五上与卷五下。

另外,今本《南中集钞》的书籍形制也提供了线索:前四卷的卷端作

“杨升庵南中集钞卷某”,版心作“南中集钞卷某”,各卷比较统一;卷五上

的卷端是“南中集钞卷五上”,卷五下的卷端是“杨升庵南中集卷五下”,
版心上镌“南中”,中镌“卷五上” “卷五下”,与前四卷是不同的。 然而,
所有卷端书名都是“南中集钞”,无一采用刘大昌题辞中所谓“南中集续

钞”,可以推测今本前四卷应该已经是周复俊重刻的了。
这样看来,杨慎向周复俊抱怨的“《南中集钞》梓绣未精”,有可能就

是指刘大昌所编四卷本《南中集续钞》。 但还存在另一种可能,即指更早

的三卷本《南中集钞》。 此本是嘉靖二十年遂宁知县杨泰抄录,交由县丞

李守维刊刻的③,写刻工似乎也不比上述《南中集钞》精熟。 无论如何,相
比泸州或遂宁,杨慎都更仰仗吴中的技术。 更不用说周复俊的参与,能让

自己的小集在吴中密切的交游网络中流通,向江南扩大影响。
杨慎去世后,门人丘文举向再次在云南任职的周复俊出示了杨氏最

后一部自订小集《升庵七十行戍稿》,附录生平所著书目,周氏立即在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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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文才:《杨慎学谱》,四川人民出版社,2018 年,第 201 页。 按,其实王文才已经指

出杨慎《木泾周公裒集鄙诗刻之作此以谢》及李元阳《与升庵太史书》所谓“宪长周

公处得寄新刻”均指此集。 周复俊显然不止是出资者。
周复俊:《泾林诗文集·泾林文集》卷五,叶五至六。
杨慎:《南中集钞》卷首《叙南中集钞》,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嘉靖二十年(1541)刻

本(索书号:平图 014521),叶一。



南将其付梓。 嘉靖四十三年,周复俊在致仕归乡的第三年,终于完成杨慎

的夙愿,在昆山刊刻了他的诗文合集十四卷①。
杨慎不止一次向吴人吐露对西南本地版刻技术的不满,比如他向姜

龙抱怨过《赤牍清裁》的云南刻工。 姜龙曾被杨慎目为“吴人,博学”②,
嘉靖元年至四年任云南按察使司副使。 此后杨慎一直与他保持联络,有
至少三通尺牍存世,其一云:

侍生杨慎顿首

时川老先生大人执事:不获奉问又一年矣。 留落南荒,日有衰颓而已。
去岁贱眷自蜀来居安宁,求田为终焉之计。 又以走无子,新纳一妾,已
有子兆,枯杨老蚌,亦强颜矣。 执事情至,故不敢以隐耳。 南江同年过

京,便草草附起居。 外新刻古赤牍一本,采掇颇亦精严,但梓人苦拙,
只存饩羊,有暇命工一翻刻之,庶借重以传,亦文苑之一事也。 更得高

明赐数语,尤幸尤幸。 冀秋凉复得左右手迹尔。 修楮怊忡,如何可言。
二月十七日慎生再拜。③

据王文才《杨慎学谱》,杨慎纳妾事在嘉靖十三年,次年六月生子④。 今谓

“已有子兆”,则此信作于嘉靖十四年二月十七日,遂知所谓“新刻古赤牍

一本”是指嘉靖十三年刻《赤牍清裁》⑤,卷首张绎《赤牍清裁序》称:“初

获会城本于姻戚邢无敏所,锐图广之,则闻字颇为刻遗讹,遂托无敏考证,
洎重誊于笺,无刿乃速善工梓成。”⑥此前刻于昆明的“会城本” 已嫌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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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,王文才等人在整理《杨升庵丛书》时发现了该种明嘉靖四十三年(1564) 刻本

《升庵文集》,“首冠嘉靖甲子南京太仆寺卿周复俊序……类编诸文为卷十四……
然所收文,溢出万历文集者,至五十余首之多,尤可珍也” (王文才、万光治等编注:
《杨升庵丛书》第 3 册《升庵遗集·后记》,第 1111—1112 页),未说明藏地。 笔者调

查,书名、卷数能与之对应者,惟蓝田县图书馆藏《杨升庵文集》 (索书号:470 /
000529),但该馆著录为清末刻本,惜未目验。
杨慎撰,丰家骅校证:《丹铅总录校证》卷四,中华书局,2019 年,第 143 页。
《史可法、左光斗、杨慎、熊廷弼等明贤忠烈尺牍集册》,西泠印社 2014 年秋季拍卖

会,第 1075 号拍品。
王文才:《杨慎学谱》,第 59—60 页。
关于《赤牍清裁》版本,详参汤志波:《〈赤牍清裁〉〈尺牍清裁〉版本考》,《中国古典

学》第四卷,北京大学出版社,2023 年,第 269—297 页。
杨慎辑:《赤牍清裁》卷首,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嘉靖十三年(1534)刻本(索书号:
SB / 818. 1 / 4694),叶一至二。



讹,但杨慎对张绎所聘“善工”仍感“苦拙”。
姜龙入滇前,因谏武宗南巡,谪为建宁府同知,在闽参与过《西山先

生真文忠公文集》《武夷志》等书的刊刻。 嘉靖二十二年,姜龙为杨慎《滇

载记》作序云:“吴陆子浚明往在谏垣,以直言废,家居。 余间出其稿,陆
子乃亟为披校,缮写入梓,冀衍其传,俾异日职史者有取焉。”①经姜龙绍

介,《滇载记》得以由长洲人陆粲刊行。 次年,此书又被上海人陆楫收入

《古今说海》(国家图书馆藏,索书号:09403),刻于云间。
可以说,杨慎找姜龙讨论刻工优劣问题是有针对性的,因为姜龙与周

复俊都是熟悉编次、刊印之事的吴人。 前引杨慎《木泾周公裒集鄙诗刻

之作此以谢》的诗题也透露出端倪,“裒集”和“刻”对应的正是编刊技术

的两方面。

二、《升庵南中集》两种与《升庵南中续集》的版刻风格

接下来通过具体版本,对比分析杨慎小集的吴中风格。 现存杨慎小

集多是孤本,很难判断原刻或翻刻,还有一些书名同为《南中集》、卷次却

不同的本子。 《玉堂》 《南中》诸集之外,又有数种同名《杨升庵诗》的本

子,既有单收玉堂或南中诗的,也有杂编的②。 总之,杨慎小集的版本系

统较难厘清,笔者另有专论,此处不赘。
“南中”是杨慎后半生的主题,也是他诗学成熟的阶段。 《升庵南中

集》现存嘉靖本两种,一是国家图书馆藏七卷本(索书号:15727),一是台

北故宫博物院藏六卷本。 七卷本有嘉靖十六年王廷所作刻书序(以下简

称“王廷本”),但卷七却多为杨慎嘉靖十七年至二十一年间往返川滇时

所作③,与前六卷的写作时间刚好以嘉靖十六年为界;而且前六卷与卷七

版刻风格不同,后者字体与卷首的张含、朱光霁二序相近。 所以笔者认为

王廷本的前六卷应当刻于嘉靖十六年,而第七卷及卷首二序则是续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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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《滇载记》卷首,杨慎撰并辑:《杨升庵杂著十四种》,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杨宗吾刻

本(索书号:17689),叶五。
如国家图书馆藏明刻本《杨升庵诗》五卷(索书号:A01659)全为玉堂诗,而另一明

刻本《杨升庵诗》五卷(索书号:15730)则是玉堂、南中诗的合编。
如卷七《戊戌除夕赠荥经徐尹》为嘉靖十七年作,时杨慎奉戎檄归蜀途中;《闰七

夕》应作于嘉靖十八年闰七月;另外王文才将《别刘善充》诗系于嘉靖二十一年修

《四川总志》后准备返回云南时(《杨慎学谱》,第 199 页)。



进一步而言,王廷刻前六卷于亳州,第七卷可能是他携书板至苏州府

而续刻的。 王廷嘉靖二十年至二十二年任苏州知府①,期间刊刻了文征

明诗集并作序②。 次年入计,王廷“以素笺百幅为贽”,获得时署吏部验封

司郎中、吴人钱邦彦的清议③。 可见他颇通吴中风雅,故很可能执《升庵

南中集》的印本乃至书板入吴,以备羔雁之需。
另一种六卷本《升庵南中集》是嘉靖二十四年谭棨刻本(以下简称

“谭棨本”),副使孔天胤《刻升庵南中集叙》反复赞叹此本“其刻之如古

金石刻”④。 谭氏时任浙江按察使司佥事,还刊刻过杨慎的《五言律祖》,
得到杨慎认可,曾寄示朱曰藩:“《律祖》谭少梅〔嵋〕近刻颇佳,今以诸帙

奉寄。”⑤谭棨本的刻工出自孔天胤于杭州组建的《资治通鉴》刻书局,均
为擅长“苏式本”⑥刊刻的专业能手。 嘉靖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,时任浙

江提学副使的孔天胤在杭州主持刊刻《集录真西山文章正宗》 《资治通

鉴》及《资治通鉴考异》等典籍。 刻《集录真西山文章正宗》时,他从苏州

聘写工五人、刻工五十余人。 《资治通鉴》及《资治通鉴考异》开雕,继续

以这批人手为主力,辅以少数徽、浙工匠。 江晓称道孔天胤刻《资治通

鉴》曰:“以校订则慎简学博暨髦士,以书镂则鸠诸吴,俾精类宋籍。”⑦嘉

靖二十四年,孔天胤还刊刻了《越绝书》,属比较成熟的苏式本,其刻工姚

江人夏恕亦参与过《资治通鉴》 局⑧。 谭棨本(图 1 左) 与此《越绝书》
(图 1 中)字体相似,行格相同,板框高广、版心样式也基本一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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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⑦

⑧

钱谷辑:《吴都文粹续集》卷三十,国家图书馆藏清抄本(索书号:11754),叶六。
文征明撰,文嘉述:《甫田集》卷首《文太史诗叙》,上海图书馆藏明嘉靖刻本(索书

号:线善 808944-49),叶一至二。
冯时可撰,任弘道选:《冯元成选集》卷六十《大司寇景山钱先生行状》,上海图书馆

藏明万历刻本(索书号:T340917-52),叶八。
杨慎:《升庵南中集》卷首,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嘉靖二十四年(1545)涪州谭棨刻

本(索书号:平图 014519-014520),叶一至二。
杨慎:《升庵诗文补遗》卷一《与朱射陂书二则》,王文才、万光治等编注:《杨升庵丛

书》第 4 册,第 80 页。
“苏式本”是李开升所概括嘉靖刻本三种风格类型之一(李开升:《明嘉靖刻本研

究》,中西书局,2019 年,第 72 页)。
江晓:《集录文章正宗序》,真德秀:《集录真西山文章正宗》卷首,浙江图书馆藏明

嘉靖二十三年(1544)孔天胤刻本(索书号:善 003650),叶三。
李开升:《明嘉靖刻本研究》,第 75 页。



图 1　 谭棨本(左)、《越绝书》(中)、王廷本(右)字体比较

谭棨本展现出吴中刻书的审美倾向,虽然未必出自杨慎的主动要

求①,但实际收效则是从杭州向两浙、三吴传播。 吴中刻工的直接参与或

指导,使得此本《升庵南中集》趋向吴中士人的“宋本”品味。 相比起来,
王廷本(图 1 右)的前六卷受“京式本”②影响明显,笔画流利,连笔较多,
接近自然书写。 亳州在南直隶西北边缘,相对远离“苏式本”的影响。

《升庵南中集》之后,最有机会吸引江南艺苑的,当属嘉靖二十九年

刻本《升庵南中续集》四卷。 全书为行书字体,号称是摹刻杨慎书迹上

板。 此书之四周双边者为原刻,四周单边者为翻刻,卷首都有张含《升庵

南中续集序》,但内容完全不同:双边本款署“嘉靖庚戌中秋日永昌张含

序”③,单边本款署“嘉靖庚戌上春廿八日癸巳禺山张含识”④;双边本张

含序篇幅更长,言之有物;单边本序文较简略且大半在交代籍贯、名、字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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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按,杨慎与孔天胤的交游不详,仅《海内绝句十首》有“好音文谷遥怀孔”一首,篇末

注:“孔名天胤,刘名绘,皆未面神交者。”(杨慎:《太史升庵遗集》卷十七,杭州图书

馆藏明万历三十四年〔1606〕汤日昭刻本,索书号:普 103 / 2371,叶七十八)
关于“京式本”,详参李开升:《明嘉靖刻本研究》,第 39 页。 不过此本前六卷的书

体近欧,与典型“京式本”的赵体略有差异。
杨慎:《升庵南中续集》卷首,国家图书馆藏明嘉靖刻本(索书号:15728),叶二。
杨慎:《升庵南中续集》卷首,上海图书馆藏明嘉靖刻本(索书号:线善 17534-36),
叶一。



科第等基本信息,不似挚友口吻。
上海图书馆藏单边本是与谭棨本《升庵南中集》合装的,前后纸张、

印工相近,所以笔者推测两套书板曾经庋藏于同地,很有可能是浙江按察

使司。 果如此,单边本伪张含序有一处耐人寻味的地方,称:“此升庵杨

太史所著《南中续集》也。 亦升庵手书,所畀工人梓迹也。”反观双边本序

文从未提及刻书事,遑论“手书”云云。 伪序所谓“升庵手书”似乎是翻刻

者打出的幌子;“亦” 字暗示此前还有另一部手书上板的小集。 虽然如

此,原刻双边本的版刻行书确实接近杨慎手笔,翻刻者只是把这一点挑明

了,未必是妄言。 隆庆间,杨慎的《哲匠金桴》和五卷本《杨升庵诗》①也

是行书上板。
《升庵南中续集》尽可能地通过雕版印刷,再现杨慎的书法风格,而

书法本身就是杨慎与吴人交游的重要形式之一。 他与文征明同官翰林院

时曾一同探讨过孙过庭“五乖五合”说②。 单就此集而言,首尾二诗《寄

文征仲兼问讯姜梦宾》 《顾箬溪中丞载酒过滇馆》就各有“近得王家湖

水帖” “逡巡醉写张颠帖” ③之句,文征明、姜龙、顾应祥三人都是苏州

士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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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即国家图书馆藏明刻五卷本《杨升庵诗》(索书号:A01659),王文才称之为“嘉靖手

写五卷本”(《杨慎学谱》,第 197 页),余琼定为嘉靖三十二年以前所刻(《杨慎〈玉

堂集〉研究》,湘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〔雷磊指导〕,2020 年,第 6—7 页)。 按,笔者

重审王文才发现的朱茹《杨升庵诗序》,推断此五卷本《杨升庵诗》应是隆庆刻本。
朱茹《杨升庵诗序》文中称大礼论定、世庙云云,显然作于隆庆以后,朱序所言“今

手书所为诗篇若干、卷凡五”(虞怀忠等修,郭棐等纂:《〔万历〕四川总志》卷二四,
上海图书馆藏明万历九年刻本,索书号:线善 788550- 53,叶六十一至六十二),完
全符合此本面貌。 同样手书上板的《哲匠金桴》(国家图书馆藏,索书号:15949)卷

尾有隆庆五年(1571)云南按察司副使朱茹《跋哲匠金桴》,应是同时同地所刻。
杨慎:《墨池琐录》卷一,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嘉靖十九年(1540)成都许勉仁刻本

(索书号:平图 020062),叶六。
杨慎:《升庵南中续集》,国家图书馆藏明嘉靖刻本,卷一,叶一;卷四,叶八。 按,三
位吴人在篇卷结构中的位置并非随意安排,唐宋以降的诗集编次讲求用怀友念旧

之作“压卷”“压阵”体例(详参李成晴:《唐宋文集的“压卷”体例及其文本功能》,
《社会科学研究》2018 年第 5 期,第 171—183 页);再者,杨慎此集保留手书诗稿原

貌,用小字在诗题下或诗尾附注人名姓字,固有刻意标榜交游的意味。



另一方面,万历以前书籍全文采用行书字体的案例比较罕见①。 但

明中叶“写刻本”却集中现身于三吴,被认为是苏州刻书业内部对“苏式

本”方体字的反动②。 这种写刻本拒绝模式化,着意再现笔意,书手身份

意识明确。 这虽然与摹刻作者本人书迹的《升庵南中续集》不尽相同,但
单就审美取向而言,却是类似的。

三、杨慎对吴人小集的评选

地域导向性不仅体现于杨慎本人小集的编刊,也体现在对时人小集

的批评上。 杨慎所批云南本地士人张含小集的数量最多,因为二人过从

密迩;评选李梦阳、严嵩诗,除了表达诗学立场,也被认为具有社交性功

能③。 但是一个被忽略的事实是,通观杨慎评选时人小集,除上述三家

外,其余作者几乎都是吴人,他的诗学声名也因此在江南得到了更集中而

有效的传播,他的文学批评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自觉建构名望的跨地方

谈艺。
从嘉靖二十八年到去世,杨慎该时期评选的顾应祥《箬溪归田诗

选》、顾起纶《玄言斋集》 《昆明集》、朱曰藩《池上编》、陈凤《清华堂稿摘

存》都有原刻存世;评周复俊诗最早,但初本失传,只有部分评语存录于

万历本《周太仆六梅馆集》。 此外,还有一种浙江德清人蔡汝楠的《白石

山人诗选》也是杨慎评选吴人小集活动的延伸。 嘉靖三十二年,蔡汝楠

在四川按察副使任上获见杨批顾应祥集,遂在去任后给杨慎寄去自己的

诗稿④,今天一阁博物院藏有残本《白石山人诗选后编》 (索书号:冯善

2303)。
这些评选本是诗会、尺牍等综合形式谈艺的产物。 周复俊初次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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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赖伟宏:《明代版刻行草书研究》,南京艺术学院硕士学位论文(刘元堂指导),2021
年,第 7—8 页。
李开升:《宋体字初现:明代中叶影响全国的苏州式刻本》,陈正宏主编:《苏州刻书

史》,凤凰出版社,2023 年,第 156 页。
王镱容:《知识生产与文化传播:新论杨慎》,台湾“中央大学”博士学位论文(康来

新指导),2014 年,第 66 页。
蔡汝楠:《自知堂集》卷十九《奉顾箬翁先生二首》,浙江大学图书馆藏明嘉靖三十七

年(1558)胡定刻四十三年(1564)朱炳如印本(索书号:善 4 / 396),叶三。



滇,与杨慎有“仙村草堂之会” ①,这应该是杨氏评选其诗的缘起:“各出

所制,以相订正,弥七昼夜,论辩欢洽,若以石投水,深用叹服,称为文园

宗匠。” ②此会上,二人还对唐、宋、元诗加以扬榷,详见周复俊《 评点

唐音序》 :“ 余往年出使南溟,邂逅升庵太史杨公,散帙仙村,弥七昼

夜。” ③　
杨慎与朱曰藩、顾起纶也是千里笔谈。 《朱射陂诗选序》对应的论诗

书是《寄升庵书》和《与朱射陂书》,该序内容与二书互见。 杨序顾氏《昆

明集》有言:“滇、吴分域于中,奋飞无翼,安得与子并游昆明,一咏兹集

也? 因感子之兴,力疾为书,以酬千里之好云。”④顾氏曾官云南中卫经

历、摄昆明县事⑤,在《国雅品》中追忆了杨慎谈艺的神采⑥。
陈凤宦蜀时已是杨慎晚年。 杨慎寓泸养病,二人面交并不多,《清华

堂稿摘存》卷末所附《升庵先生诗启》存录了二人探讨诗学的尺牍、诗札。
信中除了品评诗歌而外,还提及“朱射陂新刻十册” “宋人《寓简》”⑦云

云,这些书帕往来也是谈艺一端。
杨慎将诗集之选看作高级的诗学知识和技艺:“作诗之难,难矣,未

若选诗之难也。”⑧他将唐人别集体例作为选诗的准则,并基于可传性,让
主观的价值判断相对客观化:“诗盛于唐而王、孟、高、岑大家之集各不过

数卷,而进士刘沧、马戴又不盈百首,人至今诵之。”⑨董其昌曾称赏杨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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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⑦

⑧

⑨

周复俊:《风雅逸篇序》,杨慎编:《风雅逸篇》 卷首,上海图书馆藏明嘉靖十四年

(1535)刻本(索书号:善 800115-16),叶一。
周复俊:《泾林诗文集·泾林文集》卷末周玄暐跋,叶一。
周复俊:《泾林诗文集·泾林文集》卷四,叶四十至四十一。
杨慎:《书昆明集》,顾起纶撰,杨慎选:《昆明集》卷首,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嘉靖三

十四年(1555)昆明五华书院刻本(索书号:平图 015977),叶一。
张芾:《杨慎滇蜀往返行迹补正》,《国学》第六集,巴蜀书社,2018 年,第 247—261
页。
顾起纶辑:《国雅品》,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元年(1573)顾氏奇字斋刻本(索书号:
09222),叶二十。
陈凤撰,冯惟讷编,杨慎批点:《清华堂稿摘存》附录,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嘉靖刻本

(索书号:平图 015169-015170),叶一至二。
杨慎:《太史升庵遗集》卷二四《皇明风雅选略引》,叶六十三。
杨慎:《箬溪归田诗选序》,顾应祥撰,杨慎评选:《箬溪归田诗选》卷首,台北故宫博

物院藏明嘉靖二十八年(1549)云南知府陈光华刻本(索书号:平图 014450),叶二。



作为选家的眼光:“盖有可传之道,杨氏窥之深矣。”①杨慎的评选本在晚

明成了一种范式。 清初有人请钱谦益编集,要求“精择其尤者以垂于后,
杨用修之于张念先〔愈光〕、朱子价,例可引也”②。 此即指杨慎批张含、
朱曰藩小集。

选的关键在于辨体,以此品评高下。 有时代之体,如杨慎初识周复俊

便称其诗:“真乃缘情、绮靡之端脉,永平、正始之遗音也。”③所以杨氏评

语主要推毂其六朝风格,谓之“有江文通之韵”④。 又如评朱曰藩:“盖取

材《文选》 《乐府》,而宪章于六朝、初唐。”⑤有家数之体,如评顾应祥:
“《苦热行》长古之篇……上窥杜陵《桃竹杖引》,下犹顾刘叉、张碧,必传

之作也。 若《做贼好》《检尸篇》《莫祈雨》……与王建《簇蚕辞》、元稹《田

家词》异世同旨。”⑥有时则综合运用时代、家数等不同术语,如评顾起纶:
“余尝评其《玄言集》在孟襄阳、韦苏州之间,及览兹集,则益征其尽出开

元标格、大历情性,信名家也。”⑦

杨慎选本对江南的影响也表现在顾起纶《泽秀集》备受杭州书业的

青睐方面。 此本是顾氏小集的合编,卷端题洪楩编次,王问、李文麟、杨
慎、皇甫汸评选,这四家本来分别是各小集的评选者,卷首田汝成序称题

名为杨慎所定。 洪楩《泽秀集总编》收辑了诸集旧序,题识曰:“顾儒林

诗,高流品之者众矣。 然而杨太史序中所称警句诸篇,并不见兹集。 何

欤? 盖儒林鉴识颇精,自律更严,合诸家之选而手抄之,所取故不寥寥菁

秀哉。”⑧在各家旧序中唯独关心杨慎的批评。 考虑到洪楩在清平山堂的

业绩,可说杨慎之评选至此已经进入书坊的视野。 这或许是一种预兆。
天启间,《杨升庵先生评注先秦五子全书》及《合诸名家批点诸子全书》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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⑦

⑧

董其昌:《周太仆六梅馆集叙》,周复俊:《周太仆六梅馆集》卷首,叶一。
钱谦益著,钱曾笺注,钱仲联标校:《牧斋杂著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7 年,第 501
页。
杨慎:《杨子卮言闰集》下卷《答周工部木泾书》,叶二十四。
周复俊:《泾林诗文集·泾林诗集》卷一《山中谣桃源道中作》,叶十。
杨慎:《朱射陂诗选序》,朱曰藩撰,杨慎批选:《池上编》卷首,台北汉学研究中心藏

明嘉靖三十五年(1566)三癸亭重刻本(索书号:12222),叶一。
杨慎:《箬溪归田诗选序》,顾应祥撰,杨慎评选:《箬溪归田诗选》卷首,叶一。
杨慎:《书昆明集》,顾起纶撰,杨慎选:《昆明集》卷首,叶一。
洪楩:《泽秀集总编》,顾起纶:《泽秀集》卷首,台北汉学研究中心藏明嘉靖四十五

年(1566)吴郡朱氏竹素斋刻本(索书号:402. 6
 

12485),叶十九。



题名杨慎批评的汇刻子书也出现于武林书坊。
总之,杨慎评选吴人小集与其本人小集的编刊,背后有相对一致的观

念,所以能够呈现出某种成体系的理论意识。 这是杨慎关乎诗之话语及

书籍制作堪称“诗学”,并受江南读者认可的重要原因。

四、嘉靖后期“读杨网络”的结成

围绕小集评选的跨地方谈艺,影响不止是诗学。 朱曰藩、蔡汝楠二人

请杨慎评诗的尺牍,开头都先叙自己读杨慎各类著述之事①。 《丹铅》诸

录是杨慎最有名的读书笔记,但隆庆以前的引述者屈指可数,主要集中在

江南,尤其是南京部、寺各级官员,其中就有顾应祥与周复俊。 换言之,在
杨慎评选吴人小集的同时,南京郎署逐渐形成了一个“读杨网络”。 以下

对其成因略作分析。
杨慎不仅有意识地围绕小集进行面向江南的文学活动,还在中年以

后开始有意识地制作不同类型的肖像②,并通过形象传播让自己成为三

吴艺苑的“在场者”。 据临摹过杨慎像的清人钱杜说:“先生像滇中有三

本,一在永昌铁树岭,作道士装;一在大理写韵楼,作处士装;一在昆明陆

尔玉家,作冠服像,盖晚年弟子所摹。”③临终卧榻的杨慎在感慨“老使形

衰”④之际,将肖像远寄金陵,南京太医院籍的陈凤充当信使。 嘉靖三十

八年,朱曰藩主持了一场人日草堂雅集,颇有诗学授受仪式的意味:悬杨

慎像于斋壁,汇聚焦山中泠泉、阳羡贡茶、宣德白瓯、南海沉水香等晚明茶

事谱录中推为上品之物,与金子舆、何良俊、文伯仁、黄姬水、郭第、盛时

泰、顾应祥(字孝符,顾璘之孙,非前文所述者)八人以茶供之,瞻仰作礼,
依照“侍侧之礼”就座,分韵赋诗,并由文伯仁绘图⑤。 杨慎在这一年的七

月去世,但其生前收到了诗画⑥,想来他应该满意这样的安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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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朱曰藩:《山带阁集》卷三二《寄升庵书》,上海图书馆藏明万历元年(1573)刻本(索

书号:线善 841161-72),叶十三。 蔡汝楠:《自知堂集》卷二十《致杨升庵》,叶五。
王文才:《杨慎学谱》,第 341 页。
钱杜:《松壶画赘》卷上《杨升庵先生像》,上海图书馆藏清刻《榆园丛刻》本(索书

号:线普长 379972-87),叶十六。
陈凤撰,冯惟讷编,杨慎批点:《清华堂稿摘存》附录《升庵先生诗启》,叶二。
朱曰藩:《山带阁集》卷三一《人日草堂引》,叶三。
陈文烛:《二酉园文集》卷四《郭次甫诗序》,南京图书馆藏明万历十二年(1584)刻

本(索书号:GJ / 113761),叶一。



过去研究多受《列朝诗集》影响,强调此事之为“先辈风流”或“艺苑

之美谈”①,不经意间解构了其中器物与仪式的严肃性。 清人邹炳泰观文

氏《人日草堂图》曾有“瓣香大地属吴贤,驰仰何分人万里”②之句,点明

杨慎传诗法于朱曰藩。 朱氏时任南礼部主客司郎中,南方供品与南海番

国贡物正是其职掌所在,如阳羡等地“每年送至荐新茶芽”就明确载于典

制③,沉水香大抵也是朱氏容易接触到的一种贡物。 他平日交接的宾客

礼制活动,大约也影响了文人雅集。 同时期在结社讲学的心学群体间盛

行的王阳明像及其相关仪式,也是一个很好的对照。 “当是时,阳明先生

之像遍天下”,就在朱曰藩诸人雅集的前几年,同在南曹为官的何迁持阳

明像过访茅坤,后者自称:“往往以不及从之游,睹其所为冠裳容貌为恨,
今乃得依先生之像类甚者,存而礼谒之。”④

不仅是图像载体,就在人日草堂雅集的前一年,南京的这个社群也接

收到了口传的杨慎“近照”。 何良俊《四友斋丛说》记载:
尝问大周云:“老先生与杨升庵同乡,亦常相见否。”大周曰:“升

庵在家时余尚幼,故家中未曾相见。 后升庵谪戍,住札泸州,是云南、
四川交界之地,乃水次埠头也,四川士夫进京皆至此处下船。 在泸州

尝一见之。 升庵下笔则亹亹不竭,然不善谈,对人言甚謇涩。 其服

饰、举动,似苏州一贵公子。”⑤

大周即四川内江人赵贞吉,嘉靖三十四年前后在南京部、寺迁转,三十六

年升任光禄寺卿⑥。 据何、赵文集,二人有且仅有一次倡和往来,发生在

631

①

②

③

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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钱谦益撰集,许逸民、林淑敏点校:《列朝诗集》 丁集卷七,中华书局,2007 年,第
4545 页。
邹炳泰:《午风堂集》卷六《文五峰人日草堂图》,上海图书馆藏清嘉庆四年(1799)
刻本(索书号:线普长 011738),叶十八。
李东阳等修:《大明会典》卷一〇五,国家图书馆藏明正德四年(1509)司礼监刻本

(索书号:A00403),叶四。
茅坤:《赠画像者蔡少壑序》,茅坤著,张梦新、张大芝点校:《茅坤集》第 2 册,浙江

古籍出版社,2012 年,第 410—411 页。
何良俊:《四友斋丛说》卷十八,中华书局,1959 年,第 159 页。
张克伟:《明儒赵贞吉之行履实录及著作》,《西华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》
2011 年第 5 期,第 15—21 页。



嘉靖三十七年春何良俊辞官卜居金陵时①。 同一年成书的王世贞《艺苑

卮言》称:“用修在泸州,尝醉,胡粉傅面,作双丫髻插花,门生舁之,诸伎

捧觞,游行城市,了不为怍。”②杨慎晚年寓泸的形象集中流传于三吴之地

或许不是巧合,“苏州一贵公子”的形容已经揭示出他本人的形象追求。
嘉靖间,杨慎在艺苑的声望有所偏重,大抵先是举业,次是诗学,最

终才是博学。 晚明最有名的杨慎读者李贽感叹道:“况复有矮子者从风

吠声,以先生但可谓之博学人焉,尤可笑矣!” ③蔡汝楠《致杨升庵》曰:
“仆自束发即知诵先生之书,以为举业,诵辛未魁卷状元策。 以学古文

诗词,诵《题评檀弓》 《诗集》 《诗话》 《 乐府》 《 逸诗》 《 韵经》 。 以开闻

见,诵《滇记》 《余录》 《续录》 《谈苑》 。” ④陆粲也曾自述:“粲自羁贯时诵

公文章,已深向往。 及壮登仕,与令弟用德为同年,又同入馆,每从询公动

定之详,以不获侍教为恨。 其后自谏省谪都匀,间于一二士友家睹公手书

滇中诸作,良用叹服。 归田以来,始得《转注古音略》,读之为不忍去

手。”⑤李贽、蔡汝楠、陆粲三人,李氏时代最晚,“博学”已成为杨慎形象

最主要的底色,而蔡、陆二氏与杨慎是同时代的人,他们都在学习举业阶

段听闻杨慎之名,随后陆续获读杨慎著述,表明从其科举时文到诗古文

辞、再到笔记杂著被时人接受,存在时间上的先后次第。
对江南士人而言,杨慎诗古文辞的影响,早且胜于笔记之类的杂

著⑥,这个过程中围绕小集编刊、评点展开的谈艺活动起到了比较大的作

用。 所以随着杨慎有意识地向江南传播诗名,其笔记杂著的读者群体也

率先在南曹结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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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良俊:《何翰林集》卷五《答赠赵大周先生》,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嘉靖四十四年

(1565)华亭何氏香严精舍刻本(索书号:平图 015916-015921),叶十三。
王世贞:《艺苑卮言》卷四,陕西省图书馆藏明嘉靖三十七年(1558)苏州刻本(索书

号:善 0000873),叶十四。
李贽:《焚书 　 续焚书》 卷五《读史·杨升庵集》,中华书局,2009 年,第 207—208
页。
蔡汝楠:《自知堂集》卷二十《致杨升庵》,叶五。
陆粲:《陆子余集》卷六《与杨用修太史书》,国家图书馆藏明嘉靖四十三年(1564)
陆延枝刻本(索书号:09134),叶八。
早在嘉靖十六年就已有十七卷本《丹铅余录》在云南刻成,此后名目繁多的诸录陆

续行世,但是《丹铅》诸录的盛行,在万历以后才比较显著。 一个主要的原因是,除
《丹铅总录》外,诸录多半刻于地处边陲的云南官府。



杨慎笔记的读者在嘉靖后期逐渐出现。 以征引《丹铅》诸录为例,万
历以前主要有陈士元《归云别集》《归云外集》、郎瑛《七修类稿》、顾起经

《类笺唐王右丞诗集》、顾应祥《人代纪要》 《静虚斋惜阴录》、周复俊《泾

林杂纪》、王世贞《艺苑卮言》、陈耀文《正杨》、李蓘《黄谷琐谈》、何良俊

《四友斋丛说》等。
这一统计或有遗逸,但以上读者多数聚于南曹的共性是明显的:嘉靖

二十九年,顾应祥升任刑部尚书,旋调南任;周复俊在嘉靖四十年官至南

京太仆寺卿;陈耀文、李蓘则是中下级郎官。 而上文提到的朱曰藩长期在

南刑、兵、礼三曹迁转,与一众南京郎官结社,南京翰林院孔目何良俊也是

人日草堂雅集中人;朱、何继顾璘之后一同主持青溪社①。 此外,王世贞

在嘉靖末居丧在家,与南京方面联络不断,赠诗陈耀文便是明证,更不用

说他此前在北京“陆沉署中”时,正是得到了刚升任的本部尚书顾应祥的

推毂②。 顾起经在嘉靖三十五年刻成《类笺唐王右丞诗集》,引用了《丹

铅余录》三处、《丹铅续录》一处,其弟起纶也在该书校阅者之列。 杭州名

士郎瑛虽然没有功名,但市隐于都会,顾璘知遇其人③,朱曰藩知见

其书④。
惟湖广应城人陈士元与这个以南曹为中心的交游网络的关系不大。

不过,嘉靖十六年中举后,他进入南京国子监读书,二十三年登第⑤。 当

时长沙发现了“禹碑”(即所谓《岣嵝碑》),杨慎的释文传入南京,南吏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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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状》,上海图书馆藏明万历十二年(1584)张佳胤刻本(索书号:T339820-24),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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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应元:《陭堂摘稿》卷十三《草桥先生传》,上海图书馆藏明嘉靖四十年(1561)刻

本(索书号:线善 780841-42),叶六。
朱曰藩:《山带阁集》卷二八《七修类稿后序代作》,叶十五至十六。
胡鸣盛:《陈士元先生年谱》,《国立北平图书馆月刊》第三卷(1929 年)第五号,第
608—610 页。



尚书湛若水立石于新泉书院①,影响颇大。 此事就发生在陈士元南监读

书的同一年,作为楚人,他对这一新闻应不陌生②。
另一方面,十卷本《杨升庵诗》的刊刻者汪尚宁在嘉靖三十三年升南

京光禄寺卿。 七卷本《升庵南中集》的序作者王廷在嘉靖三十九年升南

京户部右侍郎、总督粮储,此后一直在南刑、户部迁转,至四十五年升南京

礼部尚书。 杨慎《艺林伐山》的初刻者刘畿在嘉靖四十五年改南京兵部

右侍郎。 他们都对“读杨网络”的逐渐形成有鼓吹作用。
上述读者中,对杨慎著述在晚明流播影响最大的是何良俊与陈耀文。

隆庆三年(1569),何良俊《四友斋丛说》初版十六卷以活字印行(南京图

书馆藏,索书号:110671),时任南京户部郎中陈耀文的《正杨》也在同一

年刊刻。 何良俊仔细批读过《丹铅余录》 《丹铅总录》③,《四友斋丛说》
“考文”一类,某种程度上正与杨慎“正辞”④的文献批判方法一脉相承。
陈耀文《正杨》是批判杨慎的专书,其意义不言而喻。

此后,杨慎笔记的影响力在晚明急剧增长。 自他而下,一条文章博学

的著述传统垂至明末:
杨用修先生《丹铅》诸录出,而陈晦伯《正杨》继之,胡元瑞《笔

丛》又继之,时人颜曰《正正杨》。 当时如周方叔、谢在杭、毕湖目诸

君子集中,与用修为难者,不止一人;然其中虽极辨难,有究竟是一义

者,亦有互相发明者。 予已汇为一书,颜曰《翼杨》。⑤

杨慎的形象由诗人转向博学者,未必是他依傍吴中刻书业经营诗歌小集

的预期结果。 不过,他确实通过本人和他人的一系列诗集在江南博得声

名,又在南京一地形成了以南曹为中心的读者群体。 相比之下,西南本地

门生的影响力似乎相当有限,其他地域也尚未出现成规模的“读杨网

络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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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生这样的结果,如果说小集编刊的“趋吴”是起因,评选吴人小集

和个人形象的流传是契机,那么根源其实是杨慎与吴中文学观念的交摄,
所以最终不为诗古文辞所牢笼。 李攀龙云: “ 文学于吴,自文学子游

始。”①杨慎多次表达对子游传统的认同②,去世后得到了“游、夏之匹”③

的定评,体现他与吴中文章博学的时风是气息相通的。

结语

相比于唐宋小集,明人小集的整理与研究整体滞后。 传统校勘工作

中,明人小集常被作品收录更全的全集取代。 在明人小集文献校勘意义

有限的情况下,本文跳出以往视角单一的版本考证的研究路径,将书籍出

版还原到社会的历史语境。 在杨慎的个案中,他兼有作者与选家两种身

份,其小集编刊与评点是基调统一、相互作用的文学活动,皆具有跨地方

交流的特性。
另一方面,本文尝试朝阅读史迈进一步,论述杨慎读者群体的形成。

小集卷帙不繁,通常在作者生前成书,在传播上有较强的即时性,因而有

助于考察书籍编辑、刊刻、流通、阅读在较短时期内的关系与效果。 鉴于

明代阅读史料相对匮乏,研究者有必要回到原点,全面掌握刊刻过程中所

涉及的时、地、人,分析编刊意图与预期,重审书籍实物的版本特征、版刻

风格,最后基于作者(编者)交游,探索共时的“读者网络”。 在完成这一

系列的论证后,才有可能把历史上零散的读者和阅读行为整合起来,从而

展开相对完整的阅读史研究。

【作者简介】张芾,浙江大学文学院博士后。 研究方向:明代文学与书籍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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